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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公元 １５０２ 年暮春， 姑苏城外桃花坞中的桃花开得如火如荼， 午后， 吴中

才子唐寅正在窗前细细品读 《苏轼乐府》。 当他读到 《洞仙歌》 一词时， 词

前的序文引起了他的兴趣：

仆七岁时见眉山老妮姓朱， 忘其名， 年九十余， 自言： 尝随其

师入蜀主孟昶宫中。 一日大热， 蜀主与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诃河上，

作一词， 朱具能记之。 今四十年， 朱已死， 人无知此词者。 但记其

首两句， 暇日寻味， 岂 《洞仙歌令》 乎， 乃为足之。

这首词是写五代后蜀孟昶爱妃花蕊夫人的， 但诗人自然也另有自己的

寄托。

唐寅对孟昶并不陌生。 这位一国之主在位 ３１ 年， 朝政昏暗， 却荒淫靡

乱， 挥霍无度。 他纳容貌娇美且善于词赋的徐氏为妾， 赐名花蕊夫人。 后蜀

被宋所灭后， 孟昶降宋， 花蕊夫人被宋太祖纳入后宫， 倍受宠爱， 后被宋光

义以箭射死！

读完了 《洞仙歌》， 又联想到花蕊夫人的故事， 唐寅忽然灵感大发， 立

即命侍者展纸磨墨， 借着窗外云霞般的桃花， 提笔挥毫， 一气呵成， 绘就了

一幅 《孟蜀宫伎图》。 图中精心描绘了四个蜀宫女子， 一个个明眸黛云， 裙

裾飘曳， 栩栩如生。 画好后， 他退后几步眯起眼欣赏了一番， 不自觉地点了

点头， 显然这是他的得意之作。 于是乘着这股激情， 挥毫在画面的右上方题

了一首诗， 然后连铃两方印， 第一方是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第二方是

“龙虎榜上名第一， 烟花队里醉千场”。

唐寅名噪天下。 这幅画问世后很快被传了开去， 后被人们称为 《四美

图》。 一些权贵豪绅更是不惜重金求购， 但他始终未肯脱手， 结果， 有一次在

他外出游玩时那幅画在家中被盗。

５００ 年后， 延宁归去寺前开棋舍的那个余云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也作一

幅 《四美图》。 画的却是闭月羞花、 沉鱼落雁的四大美女。

一幅普普通通的写意画， 又不是什么大手笔， 本来没有什么的， 却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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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好事者说是画的延宁政坛上的四位美人， 只因这四位美人在延宁都有一定

的地位， 所以这画在当地也就有了身价， 一时间， 此事便也被传得沸沸扬扬。
而那余云作这画时， 到底是想攀上这四位美人来提高画的身价呢， 还是

想借那画来描绘四位美人的命运， 答案也许只有余云知道， 也许连余云他自

己也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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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愚人的画

“叮、 叮、 叮……快起床了！ 快起床了！ 懒虫！ 快起床了！ ……叮、 叮、

叮……” 李可隐约听到 “大脸猫” 的叫唤声被丈夫掐灭， 意识到丈夫蹑手蹑

脚地下了床。

大脸猫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卡通闹钟， 那是前年满 ３３ 岁时， 女儿韩艺花爸

爸的钱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每天早晨听到大脸猫的叫声和丈夫起床的窸窣声，

她就感觉到一股融融的暖意。 带着这股暖意她惬意地翻了个身， 将丈夫空出

的被子卷进自己身下， 就这么慵懒地趴在木板床上， 尽管觉着胸前受到挤压，

但她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李可的丈夫韩新民是延宁市中心医院的副院长， 一个纯粹的专家型干部，

如果去掉干部两字单称他骨科专家， 对他似乎更为合适。 他对老婆和女儿的

关爱可谓无微不至， 女儿刚上初一， 在省城夏江住寄宿学校， 昨天打回电话

说这个周末不回家， 于是他连夜煲好了骨头汤， 起床漱洗后将汤装进保温餐

盒内， 这才催促李可起床锻炼。

李可拥着被子懒得张眼： “嗯嗯， 好不容易遇上个没有会议的周末， 你就

让我睡一会儿嘛！” 这一撒娇， 使得她那本来就很妩媚的面容更加楚楚动人。

韩新民有些不忍， 犹豫了一下还是催道： “不行的， 锻炼身体重在坚持， 快起

来。 听话！ 起来， 啊？”

李可这才睁开那双美眸， 一边下床一边嗔道： “哎……我真是命苦啊！ 谁

叫我嫁了个有职业病的医生呢！ 想睡睡懒觉都不行。”

韩新民从鞋柜里取出皮鞋， 不紧不慢地说： “我早就说过， 你一个女人本

来就不应该走从政这条路的， 既然入了这行， 当个副职什么的管管业务就行

了， 偏偏要跑到那风口浪尖上去弄什么潮， 搞得整天像个消防队长似的到处

灭火抢险。 现在的劳动保障局长再不是计划经济时期啰！ 矛盾一大堆， 老百

姓的生老伤病死都要管。 下面农民工工资有拖欠要找你， 下岗职工生活费领

不到要找你， 退休人员养老金发不齐要找你， 参保职工生了病要找你， 养了

娃娃要找你， 受了伤更要找你， 就连员工与老板吵嘴打架也要找你。 而上头

呢？ 有人堵路要找你， 有人封门要找你， 有人上访要找你， 有人静坐要找你，

有人跳楼寻死更要找你！ 我看你当了这个劳动局长就像进了风箱的老鼠， 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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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间两头受气！ 你说你这个鸟局长还有当头吗？”
说出 “鸟局长” 三个字， 韩新民下意识地朝李可伸了伸舌头。

李可裹了睡衣， 趿上拖鞋， 听到从未说过粗话的老公突然蹦出脏字眼来，
吃惊地道： “我说教授， 又长学问了？ 几时变得这么粗俗的？” 说着又补充

道： “说实话， 我觉得你粗俗点倒比那酸腐样可爱些。 现成的席梦思不用， 非

要换成木板床， 这不能吃那不能喝， 想睡又不让睡， 我都快让你给憋死了！”
韩新民回应道： “我粗俗？ 还不是向领导学的！ 你还没听到人家人大王主

任是怎么骂你们的呢。”
李可正要跨进洗脸间， 听到这话， 就干脆往门框一靠， 转身问道： “怎么

了？ 老市长又在医院骂朝天娘？”

韩新民想不说也不行了， 就如实答道： “那不是朝天娘， 他知道我是你老

公， 故意在我面前叫明了你劳动保障局骂的。 说过去公费医疗不晓得多好，

偏偏要搞什么医疗保险， 骂你们这个鸟局底下设的医保局， 不叫医保局， 分

明是卡人的一个局， 应该叫 ‘医卡局’！ 我可能是耳熟能详， 所以不经意间

说你是个 ‘鸟局长’ 了， 对不起哟！” 韩新民又做了个鬼脸。

“哈哈！ 我还以为有什么新词呢， 这些我听得多了。 过去像他们这样的领

导都有一个红本本， 老婆、 孩子、 七大姑八大姨， 甚至秘书、 司机跟着沾光，

想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 想买保健品就买保健品， 畅通无阻。 现在要凭医保

卡， 实行实名消费， 还有用药限制， 当然没有过去方便了， 心理不平衡， 骂

几句很正常！ 我前天和老熊一起去看他时， 他怎么不提意见呀？”

“这还不简单？ 说明他作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不是不懂政策， 也不是

你们的政策执行错了。 当你们的面他抓不着把柄， 但心理确实难平， 怎么办？

只好对我这个局长家属发泄一通了， 我是招谁惹谁了？ 冤啦！”
李可故作诧异道： “哦， 说明你这几年的院长没有白当嘛！ 还能够看出问

题的实质！” 说完， 便走进洗脸间漱洗去了。

韩新民换上鞋， 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拎起保温餐盒说： “什么实质不实质

的， 每一项改革都是一次利益格局的调整， 当领导的， 在台上讲改革谁都可

以夸夸其谈， 但真要革到自己头上了， 虽然理还是那个理， 但气可能就不顺

啰！ 现在的党员干部呀， 说真的， 很多都不如普通老百姓呢。 不过你最好小

心点， 作为政府组成部门还得接受人大监督， 关键时候人大可是有否决权的

哟。” 打开门又想起了什么： “哦， 沙锅里还有些汤， 你先去跑步锻炼， 回来

自己喝点， 我看艺儿去了。”

李可又探出头嘱咐道： “去看她可以， 别给她太多钱， 免得养成大手大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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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坏习惯， 知道吗？ 哦， 还有， 床头柜里有三千块钱， 拿去顺便看看她姑

姑吧！”

“我知道！ 可韩欣那个病是个无底洞呀！ 咱们那点工资喂进去水泡也不会

冒一个的。” 提起妹妹韩欣， 他的心情沉重起来， 说声我走啦， 就下了楼。

李可换了套深灰色运动装， 出了医院的高师楼， 向雄鹰广场方向跑出了

几十米， 又折回来， 朝沿江大道方向跑去。 等她跑到滨江公园时， 身上已经

沁出汗来， 便脱下上衣束在腰间， 整个人就更加充满了活力。

也许是她极少到这里来晨练， 也许是她那件灰白色紧身羊毛衫彰显了她

优美曲线的缘故， 一时引得不少晨练者回头注目。 只听旁边的两位老者在议

论， 一个说： “老丁， 听说了没有？ 将军楼那里有棵五百年的紫桂开花了。”

口里说着， 眼睛却粘在了李可身上。
那个老丁也瞥了眼李可， 说： “你现在才听说呀？ 那两棵桂树是苟书记叫

人从六德山移栽过来的呢， 移来三年多没开花， 这一次不但那棵银桂提前开

了花， 连那棵在原地也从来没有开过花的紫桂居然也开花了， 而且花期这么

长， 至今还没有凋谢。 肯定是一种祥瑞之兆， 听人说那紫桂是嫦娥下凡呢，

所以我和老伴上个月还偷偷去敬了香， 祈求嫦娥保佑我的孙子明年考上所名

牌大学呢。”

“出现这种异事不一定就是祥瑞之兆， 我觉得延宁这个地方来年肯定要出

什么事或者出个什么大人物的， 这事有可能是好事， 也可能是坏事， 这出的

人物不是大忠大孝， 便是大奸大恶， 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市委书记苟日新要当

省长了， 谁说得准呢。”
李可也听说过那紫桂开花的事， 见两位老者的议论没有什么新意， 便挪

步来到公园一端， 弯了弯腰， 压了压腿， 这才从衣袋里掏出手机看看时间，
然后朝归去寺的山门方向慢跑而来。

大约跑了半个小时， 来到山门跟前。 但她并没像那些虔诚的香客一样，

目不斜视， 心无旁骛地跨进门内。 而是侧身上了两级台阶， 来到门扇半开的

渔人棋舍。 举手在那铁花的梭拉门上拍了两下： “老板， 老板！ 有人在吗？ 来

客人了！”
这时， 只见一个套了手织宽大休闲毛衣、 头发有些零乱的人， 口里含着

牙刷， 从洗脸间里探出半个身子， 惺忪着眼含混地道： “谁呀？ 这么早？”

“我！ 卫生监督局的！ 我在外面故意拖延了近两个小时， 你的大扫除还没

做完呀！” 李可说着就跨了进来。

寻着声音望去， 虽然逆着光， 只能看到来者的剪影， 那惺忪的眼也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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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了几分神彩： “哦！ 原来是局长大人啦。 今天一大早是刮的什么风呀？ 把

个天仙一样的美人儿给吹到我的门前来了？”

“哈哈！ 看来你还真敢拿我们这些黄脸婆开涮啦！ 什么风？ 是美人风把我

吹来的！”

那人这才抽出牙刷， 从肩上拾了毛巾一角， 拭了拭嘴巴周围的泡沫： “我

想也是。 今天是周末， 你应该不急吧， 要不， 让我先擦把脸？”
“擦吧， 擦吧。 还有你那鸟巢似的头发也顺一下， 难看死了！”

那人果真再进洗脸间， 估计也就擦了两下， 出来时头发还带着一半湿一

半干的梳痕， 显得有点滑稽。 李可抿了一下嘴强收住笑： “哎！ 大老板， 最近

你的人气又很旺哦！ 外面可是炒得沸沸扬扬， 你什么时候真的画了幅 《四美

图》？”
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这渔人棋舍的老板， 因善用一本 《华严经》 抽签而

远近闻名的余云。 他和李可都先后在团市委机关担任过部长， 余云比李可年

长， 从团市委转业到新单位与主要领导话不投机， 便辞职开起了这家棋舍。

余云坏坏地冲李可笑了笑： “怎么了？ 你也对我的作品感兴趣？”

“是呀！ 人们都传到我这个当事人耳朵里了。 我能不来看看吗？”
余云就用手指了指那壁陡的简易楼梯： “老实告诉你吧， 我不是画了一

幅， 而是画了两幅不同的 《四美图》。”
接着又一语双关地道： “想看， 那就委屈你 ‘继续向上爬’ 吧！”

李可看了看楼梯， 又回顾了一眼门口， 脸色一绯， 说道： “爬就爬！ 你可

得等我上去了再爬。”
余云就调侃道： “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踩着我的肩膀向上爬的。”

望着李可扭动着好看的臀部消失在楼梯尽头， 他才蹬、 蹬、 蹬地爬上

楼来。

李可对余云这间阁楼改成的画室比较熟悉， 一上来她的眼睛就被东面墙

上的一轴长卷所吸引。 这轴长卷分别由 《西施浣沙》、 《昭君出塞》、 《貂蝉拜

月》 和 《贵妃出浴》 四部分组成。 装裱在一起就是一个长轴， 如果分割开

来， 又可独立成篇。 听到余云也跟了上来， 她头也不回地说道： “这就是被人

们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延宁政坛的四大美女吧？” 说着， 她的俊目就定格在了

那身穿大红斗篷、 怀抱琵琶， 在梅花映衬下站在风雪中的王昭君身上。

余云这才凑上来： “延宁政坛四大美女， 除了你因为读书时琵琶弹得好而

早有小昭君之名外， 其他三位不是苟书记刚到延宁担任市长时， 在市委党校

青干班上钦点的吗？ 你们当时都还是科级干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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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这事， 我就觉得庸俗！” 李可显然对四大美女的说法反感。 “不过，
对其他人我不想解释， 但在你面前得澄清一下， 并不是像社会上传的那样，

苟书记真的在党校钦点了什么四大美女。 当时他刚从隐江市调来延宁任市长，
党校领导就请他来作个报告， 在与学员们对话时， 他听人介绍我的绰号小昭

君， 就扫视了一下全场， 幽默地称： ‘我看你们班上四大美女应该到齐了， 不

仅这个小昭君啰。’ 他伸手随便点了点 ‘你看那不是小西施吗？ 还有小貂蝉、
小贵妃！ 她们哪一个不是闭月羞花、 沉鱼落雁啦？’ 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他本

来是泛指的， 但刚好我们四个都是班干部， 同学们就开玩笑说我们是四大美

女了。 什么事情在社会上一传， 就变了味。 看， 就连你这种人也不能脱俗，

哎！ 悲哀啊！”

“哦！ 我本来就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俗人嘛！ 不过， 你们四个人从党校结业

不久就都提了副县级， 进了一大步， 这可是事实哟。 有一点可以肯定， 苟日

新书记还是十分重视年轻女干部培养的嘛， 你们现在不都是正县级领导

了吗？”

“这倒是事实。” 李可十分肯定。 “哎！ 不说那些了， 谈谈你这 《四美图》

的创作动机吧， 难道是受了那紫桂开花、 祥瑞之兆的启发？”
“别提那祥瑞之兆了， 一提那祥瑞之兆， 我心里就堵得慌！”

“怎么了？”
“你知道那两棵桂花树是哪里来的吗？”

“听说是六德山吧， 我不是很清楚， 是从哪里来的？”

“那是从我的母校挖来的。”
“啊？” 李可这才想起余云就是六德山镇的人。

“我是在六德山的山脚下长大的， 喝过六德山的泉水， 吃过六德山的观音

土， 攀爬过六德山上的树。 我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在六德山下， 我的母校门

口原来有四棵古老的桂花树， 小时候听爷爷那一辈的人讲， 自他们记事起，

那四棵桂花树就是现在的样子， 起码有五六百年的树龄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
四棵桂树品种不同， 一棵金桂， 一棵银桂， 一棵丹桂和一棵紫桂， 已经成为

六德山的标志。 我总记得， 每年到九月一号开学， 远远地就能闻到那阵阵清

香， 而一闻到这种清香， 我们就能够找到那熟悉的书声朗朗的感觉。 它们看

着孩子们快快乐乐地成长， 给他们撑起片片绿荫， 送走一批又一批学子， 却

依然孜孜不倦地散发着芬芳。 我小时候不知多少次地攀爬过它， 抚摸过它，
拥抱过它， 我知道它们也从中得到了快乐， 感到欣慰， 它们本与六德山血脉

相连， 融为了一体。 就连那战火纷飞和大炼钢铁的年代它们都也躲过了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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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它们却没能躲过了一个当官的颐指气使。 说是市里某个领导在视察六德

山中学时看中了它们， 不知听信了谁的点子， 非要将它们移栽到温泉山庄的

将军楼来。 我的老班主任王光耀老师和校长带着师生誓死捍卫才没有被立即

挖走。 后来镇里书记、 镇长又派人深夜去挖， 还是那挖树的农民有良心， 挖

了银桂和紫桂后， 故意将学校的值班老师给吵醒， 才只匆忙拉走了两棵。 那

王老师和校长本来要带师生去省里上访的， 无奈区镇干部多方施压， 市领导

又指示建设局给学校拨了一笔专款， 才把事态给平息下去。”

“哦， 原来是这样， 那这两棵树不单是两棵古树那么简单啰， 它已经融入

到许多人的血脉和情感里了。”

“是啊， 前两年没开花， 我担心它们水土不服， 生病离开我们。 所以每个

中秋夜都要去看看它们， 在那里陪陪它们。 今年总算开花了， 而且连我从小

就没看到开过花的紫桂也居然开花了， 真的让我感到了一丝安慰。 我的老师、

同学和家乡父老听到这个消息也都松了口气。” 余云说着眼圈有点湿润。
李可就想起了刚才两位老师傅的对话， 好奇地问道： “那你认为这到底是

一种祥瑞之兆呢， 还是一种灾难预警？”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那桂树胸怀宽大， 博爱仁慈， 以德报怨是它们的天

性。 至于人间的祥瑞和灾难， 那都是人们自招的， 与桂树何干？”

“我想这就是你的创作动机吧？ 在你心目中， 四棵桂树就是四大美女

对吗？”

“动机是绝对谈不上的， 如果说与之有关还说得过去。 说实话， 四大美女

我敢画， 而四株古桂我不敢画， 在我心目中四大美女是人， 而四株古桂是神，
人可画， 而神只可敬！”

见李可正在努力领会， 他接着笑道： “实话告诉你吧， 我是欣慰之余铺开

纸来练练笔而已， 你们不要动不动就把很简单的事情给复杂化了好不好！ 我

可没那闲心来管你们所谓政坛的淡事。”

“那你为什么还要画呢？ 你看这浣沙女不就是虞罂美的模样吗？ 还有这出

浴的贵妃， 我看你就是照着王学莲的脸蛋画的。 只是我觉得这焚香拜月的貂

蝉与魏莎妮虽然神形酷似， 但你似乎把她画得太过深沉了点。 反正我也说不

好， 或者说是画得太过神秘莫测了吧。”

余云不置可否： “哦， 那你说这怀抱琵琶的昭君画得像你吗？”

李可脸色微红， 笑道： “我虽然没有她这么漂亮， 但似乎也不至于像她这

么个神情， 傻乎乎的样子吧？”

余云就伸出大拇指： “不错， 看来你还懂点画， 居然能看出这美女有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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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傻气！”
李可这才回头嗔道： “你这不是在影射我傻吧？”

余云故作高深地说： “傻倒不是很傻， 但严格地从从政角度讲， 你应该不

是算很精。”

“哦， 说说看？ 你说我是工作上没点子， 还是解决问题没主见， 或者是用

人不当？” 李可显然有些不服气。
“你还别不服气。 我问你， 你最近都在干什么？ 你的工作重点放在哪

儿了？”
李可一谈工作就情绪高涨： “哦， 你什么时候对我的工作也感兴趣了？ 也

算是向你这个老领导作个汇报吧， 我最近的工作重点概括起来说， 就是围绕

稳定这一个中心； 做好 ‘两个确保’， 狠抓三项重点工作。 两个确保就是要

确保退休职工养老金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费的按时足额发放。 三项重点

工作， 一是狠抓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二是做好年终特困群体的慰问工作。
三是对今年的工作进行认真梳理和总结， 从而拿出明年的工作思路。”

余云并不怎么关心她的这个 “一二三”， 见她说了 “一二三” 之后并没

有下文， 就问道： “就这些？”
“是呀！ 年内就剩一两个月时间， 能将这些工作做好就很不错了！”

“哈哈！ 所以我说从从政角度讲你算不上很精吧！”
“怎么说？” 李可不以为然。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你分析过你目前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吗？”

余云以问作答。
“我？ 机遇， 挑战？” 李可一时没明白他所指。

“是呀！ 如果感兴趣， 就请坐， 听我慢慢道来。 要不要喝点茶？ 不过我还

没烧水呢。 要不就喝点我的专用矿泉水？”

“你还有专用矿泉水？ 是什么？ 让我尝尝？”

余云就拿了只一次性纸杯， 从五屉桌上那个大号玻璃瓶里倒了杯清亮的

凉水来。

李可怀疑地接在手上， 用鼻子仔细嗅了嗅： “别害我， 不是白酒吧？”
余云顺手从五屉桌下拖出靠椅， 让李可坐， 自己则坐到行军床上： “这是

我在后山上发现的一只独眼泉， 偶然品了品觉得它特别好喝， 就每隔两天上

去背一桶下来， 你尝尝。”
李可就横坐到椅子上， 背靠写字台， 左手搭在靠背上， 右手将杯子慢慢

送到嘴边轻抿了一口， 咂咂嘴： “嗯！ 真可谓凛冽甘甜！ 夏天喝一定沁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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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 现在喝我感觉太冰了点！”
余云说： “说真的， 要是有人投资将这个泉水开发出来注册个商标， 再很

好地包装宣传一下， 我保证不比农夫山泉差！”
“那完全有可能， 就是七子湖的水经过过滤、 包装、 宣传也可能吹到天上

去的！” 李可并不在意那山泉， 倒是很感兴趣地问道： “你说说， 我当前面临

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给我指点指点， 我该怎么精明起来？”
“你不是跟我装糊涂吧？” 余云反问了一句， 但并没有等李可作答， 因为

他觉得李可在他面前没有装傻。 便继续说道： “难道你真的没有分析一下当前

延宁政坛的政治格局吗？”

“没有啊！ 怎么个格局？”

余云无奈地勉强笑了一下： “姜霞副市长明年六月份就到年龄了， 她不管

是到人大还是到政协， 让出政府副市长这个位置是必然的。 按照惯例， 政府

这边肯定还要配一个女副市长。 这个人选如果上面派， 就没什么。 如果就地

产生， 那么对你就是一个机遇。”

“哈哈， 不会吧？ 我可从来没想过要当副市长！”

“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有时候叫时势造英雄。 我分析了一下， 从我们

市的情况看， 党委、 政府的一把手从外面派的多， 而副职则是就地产生的多。

况且， 这一届副市长中从外面已经派了两个， 我想这一个就地产生的可能性

极大。”

“是吗？ 就算像你说的， 也到不了我的头上来呀？”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放眼延宁， 看看政坛上正县级年轻女干部中影响大

一点的有几个？”

李可想了想恍然道： “哈哈！ 就是你画中的这四个人？”
她又认真地琢磨了一会儿， 觉得余云的说法不是没有可能， 就问道： “那

你说， 我们四个人当中， 哪一个可能性最大呢？”

余云想都没想： “你问的这个问题， 我还真的不好直接回答。 论资历， 首

当小西施虞罂美了， 她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安区区委书记， 可谓是一方诸侯；

论水平， 也就是工作能力和群众的口碑， 那就应该是你小昭君了， 我这里没

有丝毫奉承你的意思。 你虽然担任劳动保障局长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在你主

持下， 延宁市的劳动保障工作在全省有位置， 在全国有影响。 最难能可贵的

是老百姓认可你， 认为你是一个能为老百姓办事的好干部； 论关系， 你比我

更清楚， 应该非小贵妃王学莲莫属了。 她老爸不仅是建市的第一届副市长，

现任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而且他来自革命老区， 高层领导的关系资源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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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而更为重要的是， 王学莲她本人深得市委书记苟日新的赏识。 要知道，
关键时刻一把手的一句话， 远胜过七个常委。 这个副市长的人选， 虽然最终

要省委常委定。 但是， 作为本市的市委书记提出的建议人选， 省委是要慎重

考虑的； 按说在你们四个当中， 希望最渺茫的应该是建设局长小貂蝉魏莎妮

了。 她为人低调， 不事张扬， 但这恰恰是她的优势所在。 虽然她的能力有限，

政绩平平， 但她能够逆来顺受， 从不违迕领导。 公开场合你基本上看不到她

的观点， 可以说领导的意图就是她的观点。 我很早就认识了她， 可至今我还

是对她不够了解。 但她能从一个护士而爬到今天这个位置， 也决非等闲之辈，
所以她的能量也不可小觑。 你看到没有？ 在我的这幅 《四美图》 中， 小西施

显得霸气， 小昭君显得傻气， 小貂蝉显得阴气， 小贵妃显得稚气。”

“你说我不精明， 又将我画得傻乎乎的， 我认了。 你总该给我指点指点，
让我变精明些吧？”

“我哪有资格指点你呀？ 不过从古到今， 在官场上爬得快的， 没有几个人

是眼睛只盯着百姓的。 眼睛里只有百姓的， 是永远上不去的。 说起来我自己

就感到矛盾。 觉得你眼里有百姓， 就希望你这样的人能当更大的官， 想你能

当更大的官吧， 又不希望你眼里只有百姓。 眼里没有了百姓， 我还希望你当

个屁官！”

李可怔了一怔， 回过神来： “你这绕口令还说得不错， 那你的意思呢？”
“简单说吧。 如果不出我所料， 她们几个人应该早就开始活动了。 不说暗

地里活动， 就说明的， 虞罂美最近是不是在轰轰烈烈地抓改善投资环境和引

进项目呀？ 魏莎妮也在赶工期， 想在春节前让龙池市场竣工开业？ 王学莲更

没闲着， 她不仅将七子湖污染治理的声势造得很大， 而且还为我们的苟书记

个人争得了城市环境奖。 据说这一奖项的个人奖全国只有两名， 苟书记就是

其中之一， 王学莲已经陪书记到了北京， 将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人大领导

的颁奖。 而四个人当中， 只有你还傻乎乎地在抓那些看不见、 摸不着的具体

工作。 我觉得你应该内外兼修，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 也要活动活动了。”
“嗯， 我明白了， 你是在鼓励我去跑官要官？”

“说实话， 我倒真的对谁当那个官没有丝毫兴趣。 但我明白一个最简单的

道理。 那就是让一个好人上去占一个官位， 总比上去一个倒一个要强。 你以

为共产党的干部倒多了， 老百姓真的高兴吗？ 倒的越多， 老百姓越是要多问

一个为什么？ 越是心寒。 五十年代倒了张子善、 刘青山， 举国震惊， 觉得党

中央反腐力度大， 也确实震慑了不少腐败分子。 你看现在倒了何止十个百个！

再看老百姓有吃惊的吗？ 不吃惊， 大家觉得很正常了！ 人们议论得多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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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反腐力度如何大， 而是谈笑说那些落马的官员太不高明。 过去， 要是哪个

家庭甚至单位出了个腐败分子， 一家人乃至一个单位的人都觉得脸上无光。

现在倒好， 我发现很多腐败分子判刑出来， 或免于起诉后， 趾高气扬， 家属

更是无所谓了。 龚自珍曾说过： ‘士皆知耻， 则国家永无耻矣； 士不知耻， 为

国之大耻。’ 如果一个国家几乎达到了士不知耻的地步， 这就是一种很危险的

信号。”
余云见李可听得认真， 就接着道： “你就说跑官要官吧。 跑了、 要了， 没

让你上很正常； 没跑、 没要， 让你上了则不正常。 所以， 为了让延宁老百姓

少一份心寒， 我觉得你还是要做出点个人牺牲， 跑一跑！”

“哈哈！ 我觉得你这逻辑是不是有点……有点不够严密呀。” 她控制住了

几乎脱口而出的 “强盗逻辑”。 转而提出了问题的关键： “你说了半天， 如果

我们四个都跑， 那到底谁上的可能性最大呢？”

“这， 我可说不好， 你们四个都有可能。 但干部问题历来是最敏感、 也是

变数最大的问题。 就算开会研究了， 任命印了， 只要没发出去还有可能变。”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 哎， 你不是会抽签？ 今天给我也抽一支？ 看看我有

没有那个官运？”
余云这次猛摇其头： “不不不！ 虽然我有时与人抽抽签玩玩， 可从来没见

到抽签有什么好处， 但我却很清楚抽签的坏处。”
“哦， 那你说抽签都有哪些坏处呢？”

“我认为抽签起码有两大坏处。 一是它容易使人产生惰性， 不思进取。 无

论抽的是吉签还是凶签， 大家都不再努力， 觉得都是命中注定， 努力也是白

费心机。 二是容易使人不自量力， 陡起贪心。 那就是有些人本来安分守己地

为人， 可以平平安安地过一生的。 可当抽到一支吉签后， 就觉得自己是大富

大贵的命， 所以见权就抓， 见钱就捞， 结果往往是弄得家破人亡、 妻离

子散。”

“哦， 既然你也这么说， 我本来就不信的， 不抽了。 你刚才不是说你还画

了另一幅 《四美图》 吗？ 能不能让我欣赏欣赏？”

“行呀！” 余云说着从墙上一个简易书架上取下一个画轴， 一边将其展

开， 在南面墙上寻到一枚钉子挂起来。 一边说： “不过我这幅 《四美图》 是

临摹的。”

“哦， 你这是临摹谁的作品呀？”
“你看看就知道了。” 余云向李可介绍说： “据我所知， 在我国古代名画

中， 起码有两幅 《四美图》。 较早的一幅大约是南宋初期 ‘平阳姬家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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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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